
 

 

 

风暴山谷：在“没有”中实践“有” 

文：刘紫煜 

 

在无数的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冲击下，人类社区不断吸纳、生长，直至被征服、被摧毁，世界与

大地在此互相映照并对立。在对未来环境进行想象与构造之前，我们不断观察已成立的文化与物质

形态，对历史及记忆进行回溯与堆砌，往返于时间与因果两端，不停歇地传递着一种真理或者争

执。在任何赖以生存的山谷里，我们巡视着昼夜不息的风暴，充当着预言者、士兵以及政治家；无

论建构的基础是神话亦或切实的土地，始终实践着某一箴言——乌托邦意即”没有的地方“。 

 

由李泊岩策划，在無同空间实施的展览《风暴山谷：如何避免摧毁一个虚构的社区？》所隐喻的正

是这样一种存在于日常当中，却极为宏大的矛盾体验。对社区集群的存在性质与现况进行多视角的

思考，并给予适当的反馈，正是展览中作品所指向的目的。事实引发出虚构，虚构诞生出历史；不

同元素结合的构想，与思想集合的无限碰撞，皆是革命者从内部发出的呼唤与反馈。 

 

熊佳翔的《沉默》昭示着如海洋般无形却汹涌的处境，伫立在展览的开场，疑似人类文明留下的巨

大的遗迹，隐含着对往日的追怀与失落，却由帆布展开坚韧的生命姿态。在想象淹没一切的同时，

为后继的思索与实践引导着方向。而在开启新世代之前，陈子丰的《千里江山》、耶苏的《联合新

国地图》与凌慧的《冰山图录》仿佛展现给观者的历史图录，一张巨幅的世界地图首先印入眼帘，

艺术家将海洋与陆地转换，利用熟悉而陌生的图景来颠覆地理学的常识，开启全球处境下新的纪

元。在以绘画的形式描绘出人类文明进步的碎片与对自然危机的警示背后，是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境

遇提出的消极预言。沉浸在危机感中的观者，不仅感受到所谓“假设”背后的巨大沉默，更是以成为

后来者的机会，对某一阶段人类历史进行观察与考量。 

 

在社区内部究竟是什么在起到坚固一切的作用，人类思想深渊的一切与多重的观点视角通过什么发

出呐喊，语言又是否在这些要素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对社区的文化建构进行探寻的过程里，赵玉的

《亚西里西门》采取了一种诗意的叙述来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将遮蔽状态下的东西试图展露出

来，以杜撰的方式来回馈“历史”这一名词意义。张业鸿《关于“OK”形闪电的精神分析》将两件无关

的事件虚构了关联性，屏幕上不断延展的“ok”这一特定手势的意义，结合特定的解释与图像，显示

在当代社会讯息快速传播的机制下，符号如何通过通道亦或社交平台进行多重发酵，并在文化语境

与个体意识中发出的回响，以线性的方式展示着个体在今日的思考方式。事实只是虚构与推理的出

发点，叙事机制的主观性、多变性与不可控制性被凸显出来，讯息在社区内部发出的声音仍旧空荡

而嘈杂。在进行研究的过程里，语言仍旧不失它们的意义，统一它们的，是具备公共性、权威性的



 

 

声音。孙毅的《copy－风暴山谷项目》利用新闻报纸中正式的摄影图片，对新闻图像进行意味深长

的复制，在轻巧的作品之下，探询着新闻报道作为社区文化认同与精神同步的一个重要工具，存在

着其所特有的官方意义与个人语境的两面性。 

 

在提出问题之外，艺术仍在尝试为问题寻找出路。连接断开之时，需要建立的则是新的纽带。孙尹

骁文的作品《电源转换插头 1 号》将各国的电源转换插头进行连结、转化，并引入到巨大装置的运

行当中，成为整个展览中唯一持续发动的生物机器，在看似荒唐生硬的连接里，寓言着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所谓的“独立”并非那么容易。展览的作品在最后的结尾里仍旧充斥着焦虑与压迫感，魏涛

《迷失的人》剥离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讯息与知识的通道，外在的文化建构就此被拆毁，徒留下

“框架”这一形式而令人感到空洞，墙边零散堆积的书页多余又不无意外地吸引着观者的视线，被分

开与被留下的才能组成完整的“人”。无论是城市生活中看似不那么重要的遗留物，亦或消费语境下

特有的符号，在所有的失落与沉默之外，展览也在努力为我们提供着线索。问题的答案往往来源于

问题本身，唯一重要的，仍旧是社区中生活的这些个体：即“我们”。 

 

从未有最好的时刻，也从未有最坏的时刻。人类一切的思考只是为了改善当下，建构未来。值得庆

幸的是，艺术是尝试的方式之一，如同依赖着事实一样依赖着虚构。艺术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整

体方式，以及在其中寻找道路的方法。这些思想的承载物包含着歌声、一代的英雄伟业、灾难下的

哭泣以及无可复制的复兴与毁灭，也不断致力着传递着铮铮作响的诗篇；在风暴不断侵袭的山谷内

部，它们仍旧是我们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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